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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玉松

坐在《书香百年》新书发布会现
场，聆听曲靖西泽乡中心学校老师的
讲述，有着百年历史的学校把我的思
绪带回四十年前。这个学校，百年前叫
戈平小学，在20世纪70年代是我的高
中母校——宣威第六中学。

1979年9月，我考进了西泽河畔的
宣威县第六中学。这里距县城 30余公
里，但对于一个从山旮旯里走出来的
我，坐在明亮的电灯下读书，结束了煤
油灯的历史，看着从学校门口驶过的汽
车，我的内心充满喜悦，并暗暗发誓：要
努力读书，将来去到更远的地方。

那时候，我们读书很辛苦，家里每月
要交周转粮二十斤到粮管所，再由国家
补贴十二斤给每个学生，一天两餐，一餐
一角二，一个月生活费总共七块二角钱。
每月掰着手指盘算，买学习资料、用具
后，留出五毛钱吃个肉，热天再留两分钱
买根冰棒。所以很早就学会理财。

在学校食堂吃肉是一种奢望。每餐
一饭一汤，大多时间吃的是包谷和米两
掺饭，可以数得出米饭有几颗。十天半月
的，也会来一次纯米饭，遇到这样的机
会，我就要装上两张饭票，站在长长的队
伍里，盯着打饭窗口，心怦怦跳，我生怕
轮到我的时候米饭打完了或者师傅只打
一个，直到两勺米饭倒进饭盒，心才平
静。然后是白菜汤、青菜汤，偶尔也会吃
到一勺酸菜红豆汤。周末改善伙食，一个
炒肉辣椒五角钱，我们山里来的孩子，哪
有钱买肉吃，即使有，也舍不得。

所有功课中，我最喜欢语文和化学。
上语文的是杨俊老师，一位慈祥如长者
的好老师，高二换成了孙树泽老师。化学
老师王天培，声如洪钟，讲课滔滔不绝，
通俗易懂。物理老师杨光友，英俊高大，

博学儒雅，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
而且课讲得很好，我喜欢他但不喜欢物
理课。英语老师冯素泉，小巧玲珑，口齿
清晰。那时候的山区孩子，汉语拼音都记
不全，别说学英语了，艰难的要命。教政
治的校长李学山老师，严肃得没见他笑
过一次。而副校长宁宏功老师不但教地
理和历史，还教过体育。

《书香百年》的编撰李学彦和我同
班，他性格开朗，说话幽默。而我性格腼
腆，见到女生脸就红，两年高中，没敢和
女生单独讲过话。到了高二分文理科班，
他学文，我学理，他文科成绩在班上一直
名列前茅。高中毕业，我们投笔从戎，同
坐一列闷罐车离开了家乡。到昆明后，他
分在了昆明的汽车部队，我到战火硝烟
的文山边防前线。有一年我到昆明，见他
驾驶一辆军车，威风的样子令我羡慕。我
一直的梦想就是开车。后来我调到西藏，
每次休假路过昆明，他都召集在昆同学
为我接风洗尘。他尤其勤奋，也是自己的
爱好和勤奋成就了他，他成了一名文章
写得好书法则更佳的才子。今天发布的
《书香百年》一书，是他两年多心血的作
品，是献给母校的大礼。

2019年 7月，我出版了新闻作品
集《足迹》后，就想写文学作品了，但新
闻写作和文学创作之间是有跨度的，
还是学彦真诚地给予我鼓励和指导。

会后，当我和一起来参加新书发
布会的几个同学漫步在曾经的校园
里。老同学高昆说：“瑞刚，还记得当年
建设球场的情景吗？”

我们入校之时，校舍简陋，操场都
是泥土地，晴天灰大，雨天泥泞，没有钱
修，学校号召组织师生自己动手建设。

于是，在老师的带领下，男同学到

学校附近山上撬石头烧石灰，背沙挖
土，女生抬水搅拌三合土，自己动手浇
灌球场，敲石头，抹灰浆，用土办法铺
设地面，重要的是，连炸石头这样的
活，都是班上几个年纪大点的同学干
的。几天以后，球场硬化好了，同学们
细嫩的双手布满了血泡和口子，但没
有听到哪个人叫累叫苦。

两年高中，每周四下午的劳动课，
雷打不动，每个班分有菜地，我们高七
班早晚轮流浇水，劳动课施肥锄草。一
筐筐白菜、茄子、辣椒送进食堂，我们
的班费也一点一点地增加。每次背柴，
要沿着西泽河谷向南，过睦乐河，翻过
一座山，下到夹泥沟，来回有八九公里
路，负重几十斤走山路，每次回来，肩
上背上，都要留下血印。

如今，眼前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
教学楼、实验楼、报告厅、图书室、娱乐
室等，一应俱全，球场宽敞平坦。当我
们见到班主任吴思俊老师时，他说：你
们高七班真不容易，入校时正值教材
改革，学校缺老师，学生缺资料。六中
的老师大多是简师毕业，面对新教材，
只能赶鸭子上架，现炒现卖。两年学
制，劳动又多，学习时间有限。不过你
们创造了奇迹：67名学生，当年考取大
中专10人，考取率近百分之十五，现在
看来微不足道，可是，当年的录取率才
百分之三，你们超过录取率好几倍，高
七班被曲靖地区教育局评为“先进班
集体”，奖励现金150元。

同学们格外感慨，我们从意气风
发的青年，到两鬓飞霜的中年，四十年
过去了，恍如隔世。回首走过的路，我
感到曾经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如今都是
财富，一生受用，未来，还将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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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一个胆小平庸的人
就像猞猁
每一步都踩在别的野兽的足迹里
从不留下自己的脚印
我亦步亦趋
从脚底心开始一生的成长

2

小时候
母亲带着我给生产队放羊
在大雨倾盆之后
山洪都会卷走羊群回圈的小木桥
有一次，她把最后一只羊抱过河后
洪峰赶到
把站在河中哭喊的我冲倒
母亲抓起一根木头狂奔十多米
在石崖前把我拦住
母亲搂着被呛得半死和额头渗血的我说
一个有伤疤的男人
此生才值得

3

二哥爬树翻墙很厉害
有一次看到一条蛇钻进了
山墙半中间的鸟巢里
就登梯而上
抓住蛇尾甩出几丈远
用力过大
人和梯子凌空摔下
从此留下了结巴的毛病
后来去部队当兵
正逢边境自卫反击战
在担架连
为了不结巴
就唱着说话
伤员在他的歌声中进出手术室
立了个三等功
退伍回家后就不再爬树上墙了
喜欢把自己放往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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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岳父的姐姐孤单单地在小区里扫地
一辆车闯倒一个老人想溜
她把扫帚一横截住车子
把老人抱进车子直奔医院
队长说，张德英脱岗一个小时罚款50元
一天黎明时分
她的三轮车冲到了路边的臭水沟里
呼救无人
咬咬牙，把三轮车扛到了路上
默默流泪的她
被抬到县医院
医生摇摇头，发出了病危通知
偷偷出院后
扫不了地，就到餐馆摘菜洗菜
清明节后
突感不适，体重迅速下降
送到省城医院
医生摇摇头，叹息一声
五一节，我们一起吃饭一起逛街
她巨痛中勉强露出的微笑
抗拒着死神的降临
我们把泪水强按回去
说笑中，我竭力掩藏满眼的悲戚
面对这个柔弱而又坚强的好人
她的善良连不屑的人也会被深深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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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作家
当发生鸡蛋碰石头的时候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当那个鸡蛋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
我宁愿做一只河边渡口的破轮胎
用身体支撑别人前行
因果回环反复
我始终能看见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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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的两边
是无尽的沙漠
40岁以前
我反复诘问
河边为何不种上树草
50岁以后
我知道了答案
伟大的爱是那么简单
没有遮拦没有索取
恒久而坦荡

国庆节放假，我决心回老家去看望
老父亲，电话询问他需要带什么东西时，
他依然是那句话：啥都不要买，莫费钱。

父亲一生节俭，他说在农村和大
哥家一起生活挺好的，空气清新、蔬菜
新鲜，自给自足，啥都不需要钱。我告
诉他，我们工资涨了不少，房贷有住房
公积金抵挡，日子过得去，但他的话还
是没有改变。

我逐项提示他：食品？药品？衣服？
床上用品？照明用品？没想到老爸说：

“那就再给我买一只手电筒吧。”“我大
哥家院子里到处装了太阳能照明灯，巷
道有村里装的路灯，厕所已经是室内卫
生厕，你还要手电筒干吗呢？”“农村总
有用处……”“好好好，我买就是。”

我小时候，手电筒可是农村金贵的
物品，一家人通常就一只手电筒。我上初
中的时候，学校就在邻村，不远不近的一
段路，还要过一条小河，晚上下自习回
家，问题就来了，要命的照明啊！母亲提
议我提马灯，我打死也不干，认为太丢
脸。我们几个同学想出个办法，几个人轮
流带手电筒，平坦的路跟着走，难走的路
段，尤其是过河，一个个照着轮流过。

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去老师宿舍
交全班的作业，顺便又问老师一个问
题，老师给我详细解答，结果带手电筒
的同学烦了，催着几人就开路。我只好
一个人摸黑回家，就掉到河里了。那
晚，父亲看着浑身湿漉漉冻得发抖的
我，发狠说，一定要给我买一只手电
筒，穷死也得买！

还有一次，母亲上山锄地摸夜路，
父亲叫我带上手电筒去迎接，我抓起
电筒就走。父亲说电池的电要用完了，
省着点。

我走上崎岖的山路后，一掀开关，

心里直叫苦，那电筒的光晕已经很微
弱，怕是难以完成使命。接到母亲的时
候，电筒光已经快没有作用了。母亲看
到我，显得很高兴，她无视电筒光的微
弱，认为是节省的表现，还催着我可以
加快一点步伐。突然，母亲在我后面发
出一声惨叫，歪倒在路旁，我手忙脚乱
地扶母亲坐起来，在她的指示下，才发
现她的膝盖已经弯不过来了。她疼得
冷汗直流，我急得不知所措。母亲让我
帮着她强行把膝盖弯回来，可是我一
用力，母亲就疼得直抽冷气。母亲又疼
又气又急，对着漆黑的天空哭诉：“苍
天哪，你这是要把我的腿收走了，我的
这个家，还有我的两个娃娃可咋办
呐！”我和母亲抱头痛哭。

身边的虫鸣声被我们的哭声吓得
停止了，这时，只见山下有一道雪亮的
电筒光向我们扫来，我大声呼喊，知道
是爸爸借了邻居家的手电筒来接我们
了，母亲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后来，母
亲从医院回来后，父亲买了一整盒的
电池回家，这在村里是破天荒的事情。

后来父亲就染上了到哪里都要带
上手电筒的习惯。我在昆明读大学了，他
来看我要带着手电筒；我在县城工作了，
他来看我还是要带着手电筒；我领着他
到北京参加一个本家兄弟的婚礼，他还
是要带上手电筒！我劝说过他多次，他总
是淡淡地说：“有备无患，有备无患嘛。”
我理解他的心情，也就随他了。

后来我给他买过各式各样的手电
筒：充电的、高能电池的、带电击的，还
有电马灯、太阳能充电等等，收到这些
新玩意儿，父亲总是很兴奋，总要熟练
地掌握他们的使用方法。

如今，能用到这些手电筒的机会
基本没有了，现在的老家农村，年轻一

代已经没有了手电筒的概念，偶尔有
事要走夜路，都是打开手机照明。父亲
年事已高，但还是喜欢晚饭后走动串
门，手里永远拿着一只手电筒。

这次回老家，我给他买了一只最新
款的高仿军用手电筒，太阳能充电、能
防水、能当充电宝、超长续航，价格有点
小贵，但我决定往低了报，让他心安。

果然，收到手电筒的父亲十分高兴，
还把他一箱子废旧手电筒都拿出来给我
看。我大吃一惊，那些曾经用过的手电筒
有的表皮已斑驳陈旧，有的却还半成新，
但都被他收藏起来，其中就有我自己的
第一只手电筒，还有我去山路上接母亲
用的那只，父亲时不时会把它们拿出来
重新擦拭一遍，像宝贝般爱惜它们，他还
能一一讲出每个手电筒的故事。

侄子领着他的女朋友，还有一群
小年轻进来了，父亲急急忙忙地要把
他的宝贝藏起来，他说孙子已经笑话
过他几次了，不能再让他丢脸。

我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对父亲
说，这个事情一点也不丢脸，这是个光
荣的事情，得让他们好好接受教育，他
们才会知道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说着话，我就大声地喊她们过来，
在我严肃的目光中，小年轻们停止了
叽叽喳喳，惊奇地翻看起那些手电筒，
听我讲老爷爷与电筒的故事。

他们纷纷与父亲以及他的那些手电
筒合影，再把图片晒到朋友圈里去。我把
侄子刚发的朋友圈翻给父亲看，并念出
小子配的文字：“这个国庆节回老家，老
叔给我们讲了爷爷与手电筒的故事，那
个年代的生活太艰苦啦，国家这些年的发
展太快啦，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这
一代人将会更加努力，绝不会让祖国失
望！”父亲呵呵笑起来，我也跟着笑了。

驶上去罗平的路，就下起了雨。整
个高速公路成了一条河，前方的路变得
朦胧，不得不打开雾灯，撵着一路水花。

1936年 3月，红二、六军团长征经
过罗平边境的时候，有没有下雨？不知
道。但是，红军挨着罗平走，对钟山的影
响可以说是“久旱逢甘露”。八十五年
前，红军这台播种机，就这样在罗平县
钟山乡掀起了一场革命的风雨。

从资料上看，云南临时工委为了与
红军取得联系，派一个叫李浩然的干部
到了罗平。1936年 4月，临时工委听取
了李浩然对罗平考察和红军长征对罗
平影响的情况汇报后，认为罗平特别是
钟山一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群众基
础较好，是发展党组织建立革命根据地
的好地方。随即先后派干部周时英、刘
浩、吴宗遥、丁建华、刘壁华等到罗平开
展工作，发展党员。1937年 11月，建立
了罗平特别党支部，由吴宗遥担任支部
书记，直属云南临时工委领导。

“钟山地处滇、黔、桂三省区结合
部，隔黄泥河与贵州接壤，与广西隔南
盘江相望，境内山高坡陡谷深，素有‘滇
黔锁钥’之称。”这么说，钟山是三省接
壤，可进可退、可攻可守。

头道口子，钟山的大门。如今，进入
钟山的路已经修成了宽敞的柏油路，远
远看去，对面的山上有“革命老区，红色
钟山”几个大字。我们下了车，往前望
去，这里三面环山，是进入钟山的唯一
要道。这样的地形其实就是“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地了。

1948年4月26日，罗平正是菜花刚
谢菜籽初结的季节，头道口子肯定还是
云雾缭绕、乍暖还寒的时候。国民党 26
军 579团 400余人，向钟山革命根据地
发动围剿。

这个时候，钟山革命根据地已经建
立十多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游击队
与云南讨蒋自救军主力部队两千余人，
在头道口子设下了埋伏。那场仗，最后
歼敌 20余人，活捉 1人，我军仅伤亡 2
人，取得了首次反围剿的胜利。

如今，头道口子革命战斗遗址已成
为钟山革命老区党史学习教育、体验红
色旅游的第一站。来这里的每个人，都
会在头道口子停下来，看看走走，听听
头道口子的战斗故事，整理好心情，之
后，走进钟山的崇山峻岭中。

史料记载，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
战，钟山党支部将抗日武装转为反蒋武
装，革命武装力量逐步发展壮大。面对
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恶霸武装的频繁围
剿，罗平地下党利用钟山的有利地形，
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开展丛林游击
战，建立了抗击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恶霸
势力的革命根据地。从 1946年到 1948
年，钟山先后粉碎了 4次敌人的围剿。
1948年4月，朱家璧等率主力部队进入
罗平，罗平党组织根据云南省工委决
定，抽调钟山乡骨干参加主力部队，编
为以任学源为大队长的第七大队。在任
学源部随主力离开罗平南下整编后，又
在罗平其余革命武装的基础上组建了
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二支队（亦称罗

盘支队），武装力量发展到9000余人。
2021年8月16日下午，我们来到了

烈士任学源的家里。他的旧居就在敬老
院一旁，三房一照壁的院落，单檐穿斗
悬山顶一楼一底石木结构，久无人居。
这里曾经是第七大队开会、训练的地
方。任学源的孙女任国玲指着门前那棵
枝繁叶茂的大树说，战士们在这儿练
枪，这棵树的树干里全是子弹。我们忙
去看，远远地，已经看不清弹痕，那些岁
月，早已嵌进树里，与树融为一体。

幸运的是，任学源的遗孀杨立芳
老人还活着，我们见到了她。老人 103
岁，身体已经很差，想象当年的她与任
学源一道，走上革命的道路，做后勤、
送情报……夫妻二人的情感因为革命紧
紧相连在一起。1948年10月，任学源在一
场与敌人的遭遇战中牺牲，28岁的杨立
芳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过丈夫的事
业，积极组织成立妇女会、姊妹会，宣传新
思想，带头开展“放小脚、剪短发、送郎参
军、送子参军”等活动，在她的带动下，任
学源的三个弟妹也加入了革命队伍。

虽然老人的身体很虚弱，但她的眼
神依然平静坚定。任国玲说，爷爷死后，
奶奶只哭过两次，一次是知道爷爷死的
时候，还有一次，是烈士陵园重建。任国
玲说，奶奶思念爷爷的时候，就会轻声
哼起一首叫《送郎参军》的歌。从任学源
家出来，雨又下了起来，细雨朦胧中，我
们好像真的听见了这首歌——清早我
郎去当兵哟，我的小郎哟，打倒蒋匪么
哎依哟，享太平呀，我的小郎哟……那

是杨立芳老人的声音，也是许许多多把
丈夫或儿子送去参加革命的钟山母亲
的声音。

1948年 9月，中共罗盘地委在钟山
乡鲁邑村成立。1948年 9月至 1950年
初，中共罗盘地委和罗盘支队在这里领
导着云南、贵州、广西 28个县和一个特
别行政区的革命武装斗争。由此，钟山
这片红色热土，被称为革命的摇篮。

从永康桥、老渡口村回来，我们直
奔原中共罗盘地委指挥部和中国人民
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第三支队（罗盘支队
司令部）旧址。如今，那里已经是云南省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年都有上万人到
这里重温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我们走进中共罗盘地委指挥部旧
址，鲁邑村一栋古老的四合院，走进院
门，墙上是陈赓将军的题字：党的旗帜永
远在滇桂黔边区飘扬。小院里干干净净，
门口一个巨大的石水缸装满了清水……

1949年 5月，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
第二支队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桂滇黔边纵队第三支队（罗盘支队）。同
年 7月，桂滇黔边纵队与遍布云南全省
的游击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滇桂黔边纵队。罗盘区的武装斗争从
准备到结束，历时十四年，一组数据见
证着当年的红色历史：当时的钟山群众
只有 9600多人，而参加革命队伍的，就
有 1700多人，牺牲 89人。可以说，钟山
人民为滇桂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为
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凡人凡事
李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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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夏秋之间，我省轰动世界
的新闻为西双版纳15头野象的出走，
一路向北迁移。而令世人捉摸不透的
是，象群在6月间由红河、玉溪北上到
达昆明市属晋宁县及安宁市南境后，
即终止北向，盘桓不前。之后，即绕道
转回玉溪市易门县，由西南方向迤逦
返回西双版纳。那么，这群北迁的野象
为什么会止步于此地，而不再往北挺
进昆明市区呢？这似乎是一个疑问，因
此，有必要进行地理学的探究。

经查阅我省相关古籍，发现该野
象一路北迁最后到达之地，古称“椒
山”。椒山为四周最高之山，即境内诸
山之脉。在《宜良县志·地理志》中称：

“安宁县南境椒山。”该山系实为跨越
今晋宁、安宁两县市与玉溪市接壤处
的一脉山岭。

所谓“椒山”，为云南地理古称，考
其命名之由，则系由物产（花椒）得称。
新近出版的《生物多样性云南史料辑
校》辑引《鸡足山志》云：“椒子色以红
而香者胜，今鸡山之椒甲天下矣。”因
鸡足山海拔在两千米以上，气候冷凉，
昼夜温差大，冬有霜雪浸润而有以致
之者。而此“椒山”以出产花椒而得称，
必然具有上述相同的地理气候特征。
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讲，此“椒山”在
《徐霞客游记》中则被标识为“环滇池
之南”，是“南龙”在滇中地区之最为重
要节点。而此一节点的地理特征，则为
一脉隆起的山峦，海拔达到2200米以
上，兼有该山系出产花椒的上述诸气
候特征，就此构成为一道野象群难以
逾越的天然屏障。故北迁象群到此而
踯躅，不再越雷池一步，非偶然也。

那么，何为徐霞客所勘定的“南
龙”？按徐霞客晚年的“万里遐征”中，
其最大的成就与贡献，为首次正确论
证和考定金沙江为长江正源，见于其
所撰《溯江纪源》中。

《溯江纪源》亦名《江源考》，为徐
霞客毕生最重要的地理学专论。据笔
者之研究，《溯江纪源》一文，应是徐霞
客在滇西考察丽江并目睹“万里长江
第一湾”之后写成的。对于自己的惊天
伟论，徐霞客自然是特别看重的。因
此，在他尚未返乡之前，即作书附寄其
友人陈函辉。另外又作书赠送当时的
文坛盟主钱谦益。而此一学术成果，自
然引起了当时学界的高度关注。首先，
被钱谦益引录于所撰《徐霞客传》中；
而时人冯士仁正在编纂《江阴县志》，
亦将其收录于该县志的《艺文志》中。
于是百年以后，当《徐霞客游
记》终于由其后人再版
印刷时，乃得回归到
《游记》中。

徐 霞 客 的
“ 南 龙 ”论 断
即：“龙远江
亦远，脉长源
亦长。此（长）
江 所 以 大 于
（黄）河也。”也正是
在此论点中，其“环
滇池之南”五字，更
将“南龙”在滇中地
区的最重要节点界
定于“椒山”。竟使三
百年后的北迁象群至
此而却步，这看似偶
然，而实有其必然性
蕴藏于其中。

长期以来，徐霞
客研究领域一直对

“南龙”之说三缄其
口。其实，所谓“南
龙”，经笔者考证，只

是现代地理学上“分水岭”的形象化说
词，即将两大水系分开切割开来的一
脉崇山峻岭。对此，历代历史及地理书
籍亦多有记载。如椒山之东为蒙习山，
见载于《大明一统志》及万历《云南通
志》，因此，徐霞客所论“南龙”，就是将
上述的零星记载的分水岭，再加上自
己实地考察的所见所得，整合连贯，理
通气脉，成就为格架完整的“南龙”也。

而这一道分水岭，起始于滇西为
首段，主要表现为金沙江与澜沧江、红
河的分水岭。接着是滇中地区为中段，
即金沙江与珠江的分水岭，而其重要
节点，则为“环滇池之南”，也就是椒山
之野。至于其走向脉络，则散见于其
《游记》中。

于是，这条从滇西北至滇东北，绵
亘万里的“南龙”，就将云南高原天然
地切割为南北两重天地，其水土、气
候、物产亦各有不同，生物多样性即显
而易见。

而被徐霞客定论为“环滇池之南”
的“南龙”节点椒山之野，就这样成为
了北迁象群止步的原因。当该象群跋
山涉水，千里北迁而来，群体夜宿于椒
山之野时，虽然月光如水，清晖满地，
山风呼啸，松涛在耳，充满无限诗意，
但其昼夜之间的温差变化，子夜五更
的寒气侵袭，冷风凄苦，却是很严酷也
很骨感的，作为高智商的动物，象群对
其处境的认知和体悟应该是极其敏感
的。另外，随着山势的不断升高，植物
群落也由阔叶林变为针叶林，象群觅
食也变得更加艰难。此外，随着海拔的
不断升高，空气中的氧含量愈见稀薄，
象群因缺氧而行动慵懒嗜睡，步态迟
缓笨拙的情形，亦现于航拍视频，其环
境耐受力已明显下降。它们最终未能
跨越“南龙”，其根源源于本能的认知
与顺应自然的生存经验。于是，它们便
只好知难而退，随性而回归了。

在笔者看来，对北迁象群缘何止
步于椒山之野的探究，是具有多学科
的综合性科考价值的。其北迁的精彩
诡异，惊心动魄，给人类，给中国，也更
给云南，奉上了一份无比珍贵丰厚的
馈赠。它由此见证了云南得天独厚的
立体气候特征及生物多样性。天人合
一，人象和谐的自然生存法则，亦在此
得到了最好的诠释，而成为旷世美谈，
千古佳话。因此，笔者认为，作为椒山
之野的一方土地，应抓住这一契机，立
碑于椒山之野，记录其北迁象群的全
部事件，以点石成金，昭告世人；更可
建一座亭子，邀请文人雅士、诗词联

家，登高作赋，撰联吟诗，以流传千
古；亦可以因其地理气候，恢

复传统优质花椒的种植，
使其成为特定地标品牌
物产，造福一方。总之，
可将此椒山之野辟
建为一个旅游胜
地，供海内外游
人慕名前往考
察、寄情抒怀。
此一事件，不仅
使人们加深对
云南省情的进
一步认识，还可
提供给动植物
学、地理植物学乃
至环境生态学以及
生物多样性等的科
研和考察契机，同
样是百年不遇的机
会，我们怎可将此
送上门来的千古
奇缘失之交臂，白
白地错过呢？

北移象群缘何止步于
椒山之野

郑祖荣

重返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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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斑驳的手电筒
赵春银

花潮


